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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荒石园  
这是我长久以来的一个梦想：拥有一片空地。一片面积不大、整

日被阳光暴晒、长满荒草的空地。  

它原本是一块被人们抛弃的荒地，除了蓝色矢车菊和其他蓟属菊

科植物，几乎不能生长农田作物。然而这里正是昆虫的乐园。我把它

买了下来，四周围上围墙，这样，就不会有人随意进出干扰我的观察

活动。我可以尽情地安排我的观察实验，与土蜂和砂泥蜂倾心投入地

进行交谈。是的，这正是我的梦想。一个我从未奢望能够实现，而今

却变成现实的一个梦想。  

对一个时时要为生活琐事甚至一日三餐劳心费神的人来说，想要

在野外建立一个观察试验室，何其不易！近四十年来我一直胸怀着这

个心愿，虽然穷困潦倒，困难重重，但我总算拥有了这么一片令我朝

思暮想的私人领地。尽管条件不甚理想，但这仍然是我不懈奋斗的成

果。但愿我能拥有更多的自由时间与我的小精灵们相处。  

看起来是有些迟了，我真担心，我可爱的昆虫精灵们不愿亲近我！

我很怕手里终于有了一个甜美的桃子时，却已经没有牙齿来咬动它。 

是有一些迟了。因为那原本开阔敞亮无遮拦的视野，现今已经变

得十分局促。很多东西都已失去，种种不幸的遭遇使我心力交瘁，我

甚至怀疑自己还有没有必要继续坚持下去。  

然而却没有什么东西值得遗憾，就连那已经逝去的二十年的光阴。 

虽然身陷废墟当中，但我心中有一堵石墙仍然屹立，那就是我胸

中燃烧着的追求科学真理的坚定信念。啊，我亲爱的膜翅科昆虫，我

到底有没有资格为你们的故事增添几页恰如其分的描述呢？我能不

能做到呢？把你们遗忘了那么久，我的朋友们，你们会因此而责怪我

吗？啊，我并不是有意冷落你们，也不是因为我的懒惰。我无时无刻

不想念着你们，关心着你们，我相信节腹泥蜂的洞穴还有很多引人入

胜的秘密有待我们去揭开，也觉得穴蜂的猎食行为还有大量令人惊异

的细节等待我们去发现。然而我必须承认，我缺少的恰恰是时间。在

与命运的搏斗中，我已用上了几乎全部的心力。毕竟，在追求真理之

1



前，要先把肚子填饱。请告诉它们吧，无论在你们这里，还是它们那

里，我都应该能够得到原谅。  

一直以来，还有人指责我的作品语气不当，缺乏严肃性。说白了，

就是没有他们那种自以为是的学究词汇。他们总觉得如果一篇文章不

故作深沉，就无法表现真理。如果我按照他们的方式和你们讲话，估

计你们马上就会对我敬而远之。你们这些长着翅膀、带着螯刺、身穿

护甲的各科昆虫们，你们都来吧，都来这里为我辩护。请你们跟他们

说说我在观察你们的时候是多么耐心细致，与你们相处时是多么其乐

融融，记录你们行为的时候是多么一丝不苟。你们一定会众口一词，

证明我的作品的严谨性和真实性，我的表述既没有增加什么，也从不

曾妄自减少什么。谁愿意去问就去问好了，他们都将得到同样的答案。 

最后，如果你们觉得自己势单力微，不足以令那些满口经纶的先

生们信服，那么就由我站出来，告诉他们一些他们不能不承认的事实： 

“你们把昆虫们杀死做各种实验，而我研究的是活的生命体；你

们把它们制成冰冷恐怖的标本，而我却让人们感受它们的鲜活可爱；

你们在解剖室和碎尸间研究，我却在蓝天下边听蝉鸣边观察；你们把

细胞和原生质分离，做化学实验，我却在它们生命的巅峰期研究它们

的本能；你们探索死亡，而我探索生命。我还要说清楚的一点就是：

一颗老鼠屎弄坏一锅汤。博物学原本是年轻人乐于从事的天然学问，

然而却被所谓的细胞研究的进步分割得面目全非，可厌可憎。我究竟

是为了哪些人写作？我当然是为了那些有志于从事该方面研究的人

士写作，但更重要的是，我为年轻人写作。我要把被你们弄得面目全

非、令人生厌的博物学重新变得让他们易于接受和喜欢。这就是为什

么我要在尽量保持作品的真实性和严谨性的基础上，避免你们那种令

人生厌的文体。 ”  

然而，我现在并不想纠缠这些事。我要说的是我的计划中被期待

已久的这块地。这一片我终于在一个偏僻的小村庄里找到的空地，我

想要把它建成一座昆虫学的观察实验基地。这片土地被当地人叫做：

“阿尔玛斯 ”，意思是 “只长百里香植物的多荒石的贫瘠土地 ”。我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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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荒石园几乎没办法耕作，不过如果花费工夫耕耘，还是可以长出东

西的，但这样实在不值得。到了春天，如果碰巧下点雨，这里也会长

出一些青草，吸引牧羊人赶来他们的羊群。  

我的荒石园里有一些掺着石子的红土，据说曾经被人耕种过，长

过一些葡萄。然而，这里原来的植物已经被人挖掉，现在已经没有了

百里香和其他任何矮树丛。我感到十分痛惜，因为那些植物对我或许

更为有用：它们可以为我养育很多昆虫。所以我不得已又把它们重新

种植起来。  

现在，这里重新长满了各种杂草。数量最多的是犬齿草，这是所

有庄稼人深恶痛绝的一种草，极难根除；数量排第二的是各种矢车菊，

尤其是长满了橙黄色花朵的那种，棵棵都披满尖刺和星形戟。比它们

长得高的是伊利里亚大翅蓟，它那耸然直立的枝干，有时高达六尺，

而且末梢还长着大大的粉红球样的花朵和小刺，想要采集它们的人无

处下手。在它们当中，还有一些穗形的矢车菊，长了好长一排钩子。

（假使你不穿上高筒皮靴，就来到有这么多刺的草丛里，你就要完蛋

了。）只要土壤里还留有足够的水分，这些植物便会毫不吝惜地展示

它们蓬勃的生命活力。但是当干旱的夏季到来时，这里就会变成一片

荒芜的景象，到处是枯枝败叶，一把火就可以把它们烧个精光。  

这就是我四十年来拼命奋斗得来的乐园。打从它出现在我的计划

书中的那一天起，我就把它当作我与昆虫们的伊甸园。从现实情况来

看，我的这个目标将会很完美地实现。  

我的这个稀奇而又冷清的王国用 “伊甸园 ”这个词来称呼或许并不

准确，因为没有人会愿意在这里撒上一把萝卜籽。然而这里却是无数

蜜蜂和黄蜂的乐园。这里蓬勃生长的蓟和矢车菊把周围的膜翅目昆虫

都招来了，我从来没有在其他地方看见过这么多的昆虫。这一行当的

各种成员都以这块地为中心汇聚起来。这儿有充当猎手的猎蜂，有充

当工程师的筑巢蜂，有充当泥水匠的涂泥蜂，还有充当纺织工人的编

织蜂，甚至连充当家具制造者的切叶蜂和负责开凿隧道的矿工蜂都来

了……总之，各种职能的蜂种全都汇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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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快看这个是什么？原来是只黄斑蜂。它正剥下开有黄花的矢

车菊的网状叶梗，把它们推集成一个大绒球，准备带回去用它储藏蜜

和卵。  

那儿还有一群切叶蜂，它们的腹部带着黑的、白的或者红的花粉

刷，打算到邻近的小树丛中，把叶子切割成圆形的小片，用来包裹它

们的蜜和卵。  

另外这一群穿着黑色丝绒衣的家伙是谁？啊，原来它们是砂泥蜂。

它们负责混合水泥与铺制沙石的工作，在我的荒石园里很容易在石头

上发现它们工作用的工具。  

现在可以看到的是几只壁蜂。一只正把巢藏在空蜗牛壳的旋梯里，

另一只正要把它的幼虫安置在干燥的覆盆子的木髓里，第三只则在利

用干芦苇的茎秆做它的窝，至于第四只，则直接住进了砂泥蜂留下的

空巢里，连租金都用不着付。大头蜂和长须蜂也来了。还有毛足蜂，

它们的后足长有一双巨大的毛刷，用来采集花粉。种类繁多的土蜂嗡

嗡地飞着，间或还可以发现几只肚子纤细的隧蜂。然而我决定对这一

切不再过多赘述。要是我继续说下去，我可能要搬出整个采蜜类昆虫

的族谱。  

我曾经向一位住在波尔多的昆虫学家请教我捕捉到的各种昆虫

的名字，这位大名鼎鼎的人士就是佩雷教授。他问我是不是有什么秘

诀，以至于能抓到那么多稀有的昆虫。然而我并不是热忱的捕虫专家，

我的所有昆虫都是从我长着大蓟和矢车菊的乐园里找到的。我更喜欢

观察活动着的昆虫们，而不是被大头针钉在盒子里的昆虫标本。  

环绕着我的荒石园的围墙建好了，曾经有一段时间，园墙下到处

都是泥水匠留下的成堆的石子和细沙。这些材料一下子便被园子里的

各种住户利用起来了。砂泥蜂选择石头的缝隙用来做它们的宿舍，长

相凶悍的蜥蜴挑选了一个洞穴，潜伏在那里等待路过的蜣螂，黑耳朵

的鸫鸟穿着白黑相间的衣裳，像是一位长衣修士，端坐在石头顶上高

唱它的田园叙事小调。至于那些藏有天蓝色鸟蛋的鸟巢，会在石堆的

什么地方才能找到呢？后来石头被农民搬走了，那些在石头里面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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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黑衣修士自然也一起消失了。我对这些可爱的小邻居的离开感到

十分惋惜，但对那个凶悍的蜥蜴，则没有丝毫的惋惜之情。  

在沙土堆里，还隐藏了掘地蜂和猎蜂的群落。令人遗憾的是，这

些可怜的小东西后来无情地被建筑工人给驱逐走了。但是仍然还有一

些猎户们留了下来，它们成天忙忙碌碌，寻找小毛虫。还有一种长得

很大的黄色蛛蜂，竟然胆大包天地敢去捕捉毒蜘蛛。在荒石园的泥土

里，有许多相当厉害的蜘蛛居住着，没有人敢去轻易招惹它们。当然，

在这里你还可以看到强悍勇猛的蚂蚁军团，在炎热的夏日午后，它们

时常派遣出一个兵营的力量，排着长长的队伍，四处出征，去猎取比

它们强大好几倍的奴隶。这里还有懒洋洋飞舞着的土蜂，它们被草丛

中的金龟子和独角仙的幼虫吸引着，要伺机捕猎。  

此外，在屋子附近的树林里面，住满了各种鸟雀。它们之中有在

丁香丛中筑巢的黄莺，有在荫凉的柏树枝桠间休憩的翠鸟，还有忙着

运送碎草和布片到屋檐底下的麻雀，甚至还有惯于在晚上出猎的猫头

鹰。房屋前面有一个小池塘，里面住满了青蛙。每当五月到来的时候，

它们就组成震耳欲聋的乐队。在池塘边的居民中，最勇敢的要数黄蜂

了，它竟成功阻止了地霸霸占我们的屋子。在屋子的门栏上，还居住

着白腰蜂。每次我要走进屋子的时候必须十分小心，不然就会踩到它

们，破坏了它们开矿的工作。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这种捕捉蝗虫的高

手了。在关闭的窗户里，砂泥蜂在软沙石的墙上建筑土巢。窗户木框

上一不小心留下的小孔，被它们利用来做出口。在百叶窗的边线上，

几只迷了路的切叶蜂筑起了蜂巢，还有一只黑胡蜂在半开的百叶窗内

侧筑了一个圆形的蜂巢。每到午饭的时候，一些黄蜂就会翩然来访，

它们的目的，当然是想看看餐桌上我的葡萄成熟了没有。  

当然，以上列举的昆虫不过是我所见到的一部分，它们全都是我

的朋友。我的亲爱的小伙伴们，我从前和现在所熟识的朋友们。它们

住在这里，打猎建巢，养活它们的家族。而且，假如我打算转换一下

观察的处所，走不多远便是一座山，到处都是野草莓树、岩蔷薇和石

楠植物，黄蜂与蜜蜂都喜欢聚集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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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离开城市投身乡村的原因，这里可以让我找到巨大的财

富。这下你们可以明白我为什么要到赛里昂定居，为我的萝卜除杂草，

并细心灌溉我的莴苣了。  

在大西洋和地中海沿岸，人们花费巨额资金建造实验室，进行海

洋动物的解剖实验，我不明白他们这么做到底有什么意义。他们购买

昂贵的显微镜和解剖仪，并配备强大的捕捞机器、水族饲养箱和各种

捕鱼人员，以便探查某种节肢动物的卵如何分裂，却对陆地上的小昆

虫如此不屑一顾。我们何时能拥有一间不是研究泡在酒精里的昆虫尸

体而是活体昆虫的实验室？一间可以研究这个小世界里的动物本能、

生活习性、捕食和繁殖规律的实验室？这显然是农业学家和哲学家都

应该郑重考虑的事情。  

透彻研究我们的葡萄园毁灭者的历史，可能比了解某种蔓足亚纲

动物的神经末梢系统更重要。深邃的海洋底部都要被人用长长的拖网

翻个底朝天了，而我们对脚下的大地却还不甚了解。鉴于人们对足下

土地的漠视，我建造了我的荒石园作为一个试验场，以期改善人们漠

视大地上微小物种的这一风潮。毕竟我的实验室天然自足，不需花费

纳税人一分钱。  

白面螽斯的习惯  
在昆虫中，白面螽斯的歌喉和仪表是首屈一指的。它全身为灰色，

宽阔的面孔是象牙色，长着强健有力的大颚。每到盛夏，它喜欢在草

茎上，尤其是笃蓐香下的石子堆里跳来蹦去。  

七月即将结束时，我用金属网罩为白面螽斯做了一个窝，放在筛

过的土堆上，雌雄加起来一共养了十二只。  

我知道蝗虫吃任何绿色的东西，根据这个情况，供给白面螽斯的

饮食应该只要是绿色的植物就可以了。于是，我把园子里最鲜美的莴

苣、菊苣、野苣等植物拿给它们，可它们碰都不碰，看来这并不是白

面螽斯喜爱的美食。  

也许它们强壮的大颚更适合吃难啃的东西，我试着拿各种禾本植

物喂它们，被植物学家称为狗尾草的蓝黍是其中之一，它们只吃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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黍子，并津津有味地嚼着鲜嫩的籽粒，奇怪的是，即使饥肠辘辘也不

吃黍叶子，只吃穗。  

清晨，当阳光射到窗台时，我把从家门口摘下的一束普通的黍子

分发下去，这就是它们一天的口粮。白面螽斯一拥而上，然后把大颚

戳进穗丝，弄出未成熟的籽粒大嚼起来。它们之间没发生任何争斗，

相处很融洽。吃的时候，白面螽斯会把外壳剥掉，再饿也不会去碰剩

下的壳。  

在酷暑的三伏天，为了丰富它们的食物，我为它们提供了厚厚的

阔叶植物马齿苋。白面螽斯非常喜欢，但它们只吃半熟的长着饱满颗

粒的果实，对多汁的叶子和茎不屑一顾。由此见得，白面螽斯非常喜

欢嫩籽粒，这让我感到很惊讶。  

不过，既然白面螽斯长着钳子一般的大颚和使双颊鼓胀的咀嚼肌，

那肯定能将难啃的东西咬碎。现在，我终于发现它吃什么了，虽然不

限于此，但至少是基本食物。我把一些粗大的蝗虫放进网罩，发现它

也吃某些蚱蜢类的昆虫，但较少吃。所以，只要有可能，它是喜欢吃

各种蝗虫和蚱蜢的，但猎物的大小要适中。它们最常吃的是蓝翅蝗虫。 

美餐就在网罩中，刚刚发生的悲惨一幕是这样的：  

野味刚放进网罩，便引起一阵骚动，尤其是当它们非常饿的时候。

由于腿长行动不灵活，它们蹬着脚，笨拙地扑向前方。一些蝗虫被抓

住了，一些绝望地跳到网罩顶，吊在上面，而笨重的白面螽斯却爬不

上去。不过这只是推延悲惨命运的降临而已，因为它们坚持不了多久

就会没劲的，或者被下面的绿色植物引诱得爬下来，然后马上就会被

白面螽斯抓住。  

蝗虫的前腿被抓住，颈部最先受伤，而头后面的这个部位先被撕

裂，接着白面螽斯在这个部位不断地咬呀嚼呀，然后松开猎物肆意大

吃起来。  

但蝗虫有着非常顽强的生命力，即使头被咬掉还能蹦跳。我曾见

过被咬掉半个身子的蝗虫，仍会绝望地奋力挣脱，跳到旁边。螽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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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熟知它的手段，所以它总是先咬伤并拔出蝗虫的神经中枢——颈部

的淋巴结，让善于使用两只强健大腿逃脱的猎物动弹不得。  

这是杀戮者偶然而不是特意选择的部位吗？不是，我曾看到凶手

对于精力旺盛的猎物总是使用这种方法，而对于那些尸体新鲜的蝗虫

或者苟延残喘、没有自卫能力的，进攻者会先啃咬它的爪子最先抓到

的部位，只是在遇到困难的情况下才先咬颈部。  

由此见得，大脑愚笨的白面螽斯杀戮手段残忍，是一种粗糙的技

术，不是解剖学家的技术，而是肢解牲畜者的技术。  

白面螽斯的食量非常大，一天吃两三只蓝翅蝗虫是饱不了的。它

会把整只蝗虫都吃进肚子，只是把翅膀和鞘翅太硬的地方丢弃。它们

从不拒绝专门的食物，一向来者不拒。如果白面螽斯的数量多一些，

它们可能成为庄稼地里的益虫，捕杀蝗虫。  

尽管白面螽斯对于农业的帮助非常微小，可它们的歌唱、婚配和

习俗却没有让我的劳动白白浪费。  

这种昆虫的祖先在地质时代的生存状态是怎样的呢？人们会有

这样的猜想——某些粗野、怪异的行为，在现代比较文静的昆虫身上

已经不复存在了，然而，一些已经废弃的习俗，事实上依然可见。令

人恼火的是，我们已经无法从化石上考证，但幸运的是可以从石炭纪

昆虫的后代身上得到一些线索。我们可以相信，现今的蚱蜢类昆虫身

上保留了古代的遗风。那么就先看看白面螽斯吧。  

那群昆虫吃得饱饱的，在网罩中趴在太阳底下，悠然自得地消化

肚里的美食，它们除了轻轻地摇摆几下触须，懒得做任何其他活动。

现在正值午间，炎热的天气让人直打瞌睡。过了好久，一只雄螽斯站

起身开始神态庄重地漫步，还把鞘翅稍稍抬起，偶尔发出一两声 “蒂

克——蒂克 ”的声音。它逐渐加快歌唱的节奏，变得活跃起来，鸣唱

出它最动听的乐篇。从表面上看，悠扬的歌声并没有得到听众的青睐，

休息的照旧休息，啃食蝗虫的照旧啃着。可以肯定地说，歌手只是用

鸣唱来抒发生活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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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末，我目睹了一场并不浪漫的婚礼。没有任何激情的前奏，

一对螽斯突然面对面待在一起，几乎脸靠着脸，用发丝般粗细的触须

彼此抚摸，但身体一动不动。雄螽斯只是摩擦几下面孔，搔搔脚板，

偶尔发出 “蒂克 ”的声音，似乎非常矜持。它在新娘面前没有唱歌，只

是沉默无语，而它的新娘也毫无表情。雌雄螽斯只是相互问个好，相

聚的时间非常短暂。然后，双方没做任何表示就各自走开了。  

第二天，那对螽斯又聚在一起。这次唱了非常短的时间的歌，不

过与螽斯没交尾时响亮的歌声相比，差得很远。然后，它们就用触须

抚摸对方，并轻轻地拍打肥胖身体的腹部。雄螽斯只是咬咬自己的脚

爪，并没有显得很兴奋，似乎仍在考虑之中。尽管结婚是件令人激动

的事情，可会不会有危险，发生像修女螳螂那样的婚姻悲剧呢？  

过了几天，事情稍稍有了进展。强健有力的雌螽斯把产卵管抬起

来，高高翘起后腿，将它的丈夫打翻在地，接着把它压在身下紧紧地

勒住。可怜的雄螽斯，竟以这样的姿势屈就，显然，它不是胜利者。

雌螽斯毫不顾及雄螽斯，粗暴地掀开它的鞘翅，在肚子上啃咬起来。

如今通常的被挑逗者成了挑逗者，女伴粗暴地抚摸能够让对方皮开肉

绽。它咄咄逼人地制服了对方，使它的爱人慌乱不安，而被打翻在地

者似乎想反抗，乱蹬乱踢。  

这时候，螽斯先生被四脚朝天地掀翻在地，而螽斯夫人用双腿把

自己高高地架起来，用几乎呈垂直状的尖刀与卧倒者隔着一段距离交

尾。两者的腹部末端弯成钩状，彼此摸索着连接在一起。过了一会儿，

雄螽斯经过一番艰难的努力，把一个很大的、我从没见过的东西从抽

搐的肚子中排挤出来，似乎所有的内脏都被排挤出来了。  

这个乳白色袋子的大小和颜色与槲寄生植物很像。袋子是由小沟

隔开的四个口袋组成，上面两个大，下面两个小，不过有时口袋的数

目要多些，整个袋子就像一个卵包。  

这奇怪的东西一直挂在准产妇那把尖刀的底部下面，雌螽斯带着

这个奇异的褡裢神态庄重地走开了。生理学家把这个褡裢称为精子托，

它是卵子的生命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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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细瓶颈一样的东西要通过自己的方式，把演化胚胎所需的东

西运送到要求的地方去。这种细瓶颈一样的东西在当今的世界上是极

其罕见的。  

雄螽斯一定下神来，就抖抖身上的尘土，接着马上又唱起歌来。

随它去吧，让我们继续观察这位准母亲，它带着这个用玻璃般透明的

乳液塞子塞着的细瓶颈，仪态端庄地走开了。  

雌螽斯时而踮起脚尖，将身体弯成环状，用大颚叼住乳白色的袋

子，轻轻地咬着、揉压着，但没把外面的套子撕掉，也没把袋子里装

着的东西扯出来。每次，它都会从袋子表面撕下一小块东西，放进嘴

里反复咀嚼之后吞进肚子，同样的动作重复了二十多分钟。现在，袋

子瘪了，只剩空袋子和唯一的部件——乳液塞子。接着，它把袋子从

乳液塞子上扯下来，把这块韧性强、黏糊糊的大玩意放进大颚咀嚼、

揉捏、搅拌，然后全部吞进肚子，丝毫不剩。起先，我以为这只是个

别螽斯的反常行为，可是在相继四次看到这样的事情后，我只好认输。 

盛宴吃完后，授精器具的底部还挂在产卵管上，那底部有两个梨

子籽大小的明显乳突。螽斯为了摆脱这个塞子，采取了一个奇怪的姿

势，将产卵管垂直地半插入土中作为支撑，用长长的后腿把大腿胫骨

拉开，然后尽可能地把身体抬起来与尖刀形成一个三角架。接下来，

它把身体弯成一个完整的环，用大颚尖把器具上由玻璃般的乳液塞子

构成的底部一片一片拔掉。最后，螽斯用自己的跗节把产卵管洗干净，

擦得锃亮锃亮的。这样一切都回到开始的样子，螽斯也恢复了正常的

姿势，开始啃食黍穗的籽粒。  

再看看雄螽斯吧，它变得干瘪不振，好像干完一番大事业后被累

垮了。它在原地缩成一团一动不动，好像死了一样。事实上，它安然

无恙，精力恢复以后，站起身走开了。过了一会儿，它吃了些东西，

又鸣唱起来，但显然没有婚礼前那么响亮了。第二天，它吃了蝗虫以

后，力气得到了恢复，然后比以往更加高亢地弹奏乐曲，真是令人惊

讶不已。不过，它今天的歌听起来虽然非常欢快，但肯定不是一首祝

婚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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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密切的观察之后，就可以发现这位雄螽斯对再次走过来、用

触须挑逗的雌螽斯不理不睬。歌声越来越微弱、越来越少，两个星期

之后就不再唱了。身体被掏空的雄螽斯不再吃东西了，它找了一个安

静的地方，疲软地倒下来，抽搐了一下，蹬蹬腿就死了。偶然从旁边

走过的寡妇，看到丈夫死去了，就把尸体上的一条腿啃下来，以示哀

悼。  

蝗虫的产卵  
蝗虫在婚姻方面并没有什么古怪的行为，尽管它在身体结构上与

蚱蜢类昆虫极其相像，然而习性却迥然不同。蝗虫性格平和，一切有

关交尾的事情都遵循规则，没有丑闻，也不背离昆虫世界的礼法。了

解蝗虫的人都会看出，在发情期的狂热程度上，蝗虫不如蚱蜢强烈。

对于这个事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值得讨论，我们直接谈论蝗虫的

产卵好了。  

八月末，将近中午的时候，我观察了意大利蝗虫的产卵情况，这

是我家附近最狂热的跳跃类昆虫。意大利昆虫腰圆背厚，踢蹬有力，

非常短的鞘翅只把肚子的末端刚刚盖住。这类昆虫大部分穿着接近橙

红色又有些灰色斑点的外衣。有些则较为好看，前胸四周长着淡白色

的滚边，一直延伸到头部和鞘翅上，其余部分没有颜色，除了翅膀底

部呈玫瑰红色，后胫节呈红葡萄酒的颜色。  

在温暖阳光的照耀下，母蝗虫总是把产卵的地点选在网罩边缘，

因为在需要时，网纱可以为它提供一个支撑点。它使劲把圆形的肚子

慢慢地垂直插入沙中，然后完全埋进去。因为没有钻孔工具的帮助，

进入沙土的时候游移不定，而且很吃力。不过。凭借坚忍不拔的精神，

它最终还是钻进去了。  

母蝗虫现在已经半埋在沙中了，它轻轻地抖动身子，显而易见是

随着输卵管排卵时，有规则地时动时停，头随着脖颈轻微跳动的脉搏

而抬起落下。除了摇动的头部，只能看到由于专注于分娩工作而一动

不动的身体的前半部分。此时，通常会有一只公蝗虫在附近守护，并

好奇地看着正在分娩的母蝗虫。偶尔也能看到几只母蝗虫探着胖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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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着正在分娩的同伴看，它们似乎对此有很大的兴趣，可能正对自己

说： “很快就轮到我了。 ”  

母蝗虫在那里一动不动地待了四十分钟，然后挣脱开来跳到远处。

它不会去看一眼排下的卵，也不会掸掸尘土盖住产卵的洞口。洞口的

封盖是靠沙的自然流动，丝毫没有母亲的关怀，所以母蝗虫算不上母

亲的典范。  

另外一些蝗虫并不会对它们产下的卵漠不关心，比如普通的黑条

蓝翅蝗虫，以及偶尔发现的黑面蝗虫。这两种蝗虫产卵的姿势与意大

利昆虫一样，将肚子垂直埋入沙中，然后半个多小时一动不动，只是

头轻轻地摇晃，这表明身体正在沙中用劲。两个产妇终于从沙中钻出

来，接着把后爪高高地举起，往洞口上扫一些沙子，紧接着踩实。它

们的胫骨呈天蓝色或玫瑰红色，上下来回挥动时就像下雹雨一般，间

或用脚后跟把洞口踩实，这景象实在壮观。就这样，洞口随着脚后跟

迅速地夯实而封闭起来。产卵的坑彻底不见了，任何一个居心不良的

人仅凭借视觉都是无法发现的。而且，那粗大的后腿抬起落下时，会

稍稍刮到鞘翅的边缘，发出轻微的唧唧声，好像昆虫在阳光下享受平

静的午休时快乐地歌唱一样。  

我们家乡最大的蝗虫是灰色蝗虫，它的体型与非洲蝗虫一般大，

但不会制造那么大的灾难。它生性和顺，生活质朴，不会去伤害地上

的植物。因为关在网罩中，我了解了它们的一些情况。  

灰色蝗虫在将近四月末交尾，几天之后就产卵，而且产卵持续的

时间会很长。母蝗虫的肚子末端有四个钩爪状的短短的挖掘器，分为

两对排列，这与其他母蝗虫是一样的，只是有程度上的区别。上面的

一对弯钩朝上，较粗；下面的一对弯钩朝下，较细。这些坚硬的弯钩

呈黑色，凹陷的一面稍呈勺状。这些是钻洞用的鹤嘴镐和钻头工具。 

蝗虫产妇把长肚子弯曲成与身体轴线成直角，接着用四个钻头钻

进土里挖一点儿干土，然后把肚子慢慢地塞进土中，不过表面看不出

在使劲，也没有身体的颤动，这表明它正在进行艰苦的劳作。如果能

看看这四个钻头是怎样工作的，应该非常有趣，不过这一切都是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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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秘密进行的。它用四个钻头打开通道，把泥土碾成沫，用肚子把碎

土推到旁边压实，就像园丁用小铲子压土一样。  

母蝗虫并不是一下子就能找到适合的产卵地点，我曾看到母蝗虫

把肚子钻进土中，连续挖了五个洞才找到合适的地方。它把不合适的

洞都废弃了，不过仍保持原样。这是一些垂直呈椭圆形的洞，有粗铅

笔一般大小，而且极其干净，甚至超过了用曲柄手摇钻钻出来的洞。

洞的深度就是蝗虫肚子最大限度鼓胀拉长所达到的长度。当第六次试

钻时，它认为地点合适，就开始产卵了，不过从表面很难看出来。因

为母蝗虫把肚子全部埋进土中，一动不动，只是展开在地面的长翅膀

有点褶皱。  

产卵持续了整整一个小时。最后，母蝗虫把肚子慢慢地拔出来，

等到上升到地面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观察了。它的排卵管的两瓣不

断地一张一合，排出奶白色泡沫的黏液，与螳螂用来包裹卵的泡沫有

些相似。这些泡沫在洞口形成一个圆形凸顶，鼓胀得很大，与深灰色

的泥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柔软、黏稠的东西很快就硬化了。把顶

盖做好以后，母蝗虫就走开不再管排下的卵，几天以后再去别的地方

产卵。有时候，末端的泡沫黏稠物没有到达地面而只是吊在半空，这

时它会很快用洞口坍塌的土把洞盖住，这样从表面根本就看不出产卵

的地点了。  

我一直密切关注着笼中的昆虫，现在看来是探查产卵洞的好时候

了。当刀尖挖到三四公分的深处，就可以很容易地发现目标了。各种

蝗虫的产卵洞的前端稍有不同，不过基本结构是一样的，都是由凝固

的泡沫形成的囊，黏结的沙粒给卵包上了一层粗糙的外壳。  

蝗虫产妇并没有直接去建造保护墙——粗糙的覆盖层。矿物质的

外壳完全是靠排出物的渗透而形成的，排出物起初是黏稠的半液态，

洞壁被黏液浸透后马上硬化，变成坚固的套子，这并不需要专门的技

巧去构建。  

除了泡沫和卵以外，囊里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卵淹没在泡沫外壳

中，有序地斜躺在囊的下部。而囊的上部或大或小，全是泡沫，松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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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僵硬。这部分在幼虫出世时不起任何作用，因此我们把它称为 “上

升通道 ”。  

现在我们来说说在网罩里看到的产卵情况。  

灰色蝗虫的卵囊长 6 分米，宽 8 毫米，呈圆柱状。它黄灰色的卵

呈纺锤状，淹没在泡沫中，斜向排列。这些卵大概占整个卵囊六分之

一的长度。  

黑面蝗虫的卵囊呈稍带弯曲的圆柱形，上端平截，下端浑圆。它

的卵是带斑点的橘红色，就像网一样，很漂亮。  

蓝翅蝗虫的卵囊像一个大逗号，下端隆起，上端细长。卵装在下

部呈斧状的隆起处，有三十多个，呈鲜艳的橘红色。  

长鼻蝗虫是蝗虫家族中除了灰色蝗虫外最大的一种蝗虫，不过它

身材苗条，体形更为奇特！它有着非比寻常的长腿，不过由于过长而

削弱了功能，蹦跳起来很笨拙。它的头也非常奇特，呈长锥体，尖端

向上翘，因此得了 “长鼻 ”这个名字。此外，它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

点，就是与蚱蜢类昆虫有着相似的同类相食的习性，而普通蝗虫的天

性是平和的。  

长鼻蝗虫和灰色蝗虫的孵化都较早。八月，已经可以看到灰色蝗

虫在草地上跳跃，到了十月，依然可以见到圆锥形脑袋的幼虫。然而，

其他大多数蝗虫的卵囊，要过完冬到了春天才能孵化。这些卵囊都在

地下不深处，如果土质一直是松软的粉状，那么幼虫爬出来就没有什

么困难。  

蝗虫出来时，它的上面是一个垂直、砌面平整的隧道，而不是粗

糙的沙和坚硬的土，因此幼虫走出时不会遇到什么困难。接着，是由

薄弱的泡沫保护的通路，最后是上升通道，它将会把幼虫带到距地面

不远的地方。到了那里，还要穿过一个一指厚且相当难走的地方。所

以，凭借卵囊的延伸部分，幼虫爬出地面的大部分工作是相对轻松的。

那么，蝗虫幼虫爬到离地面不远处后，是如何解放出来的呢？六月底，

我有幸见到了这一过程。  

14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